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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

辛弃疾（１１４０－１２０７）　字幼安，号稼轩，山东历城（今属山东）人。绍兴三十
一年（１１６１），参加耿京领导的义军，任掌书记。次年，奉耿京命，赴建康与南宋政
权联系。北返途中闻叛徒张安国杀耿京降金，辛弃疾率五十骑突入叛军大营，缚
张安国，率众南归于宋。此后在江西、湖北、湖南等地任转运副使、安抚使等职。
其间两次落职，闲居上饶、铅山近二十年。宁宗嘉泰四年（１２０４），权相韩?胄准
备北伐，曾起用他为知镇江府，但很快又被罢免，不久即抱疾辞世。
辛弃疾是南宋伟大的爱国词人。他的词回忆早年的战斗生活，高唱抗金恢

复的战歌，抨击投降派的苟安耽乐，抒写难酬壮志的悲愤，也以啸傲山水、流连诗
酒来排遣苦闷。他继承并发展了苏轼豪放的词风以及南宋前期爱国词人的战斗
传统，使词的内容更为丰富，意境更为阔大，手法更为多样，融入了歌行、散文、辞
赋等文体的多种表达方式，在词中大量运用经史百家成语，形成了奇肆而博辩的
词风，成为豪放词派的集大成者，在当时和后世的词坛上产生巨大的影响。作为
一代词宗，辛词也有不少“清而丽、婉而妩媚”的作品，反映出他的生活和多方面
的艺术风格。
辛弃疾有《稼轩词》，又名《稼轩长短句》，计存词六百余首。各种版本颇多。

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采辑最富。

水龙吟

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
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
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禘英雄
泪。

这首词是宋词中的不朽之作，乃辛弃疾于宋孝宗乾道五年（１１６９）在建康做
通判（州府行政长官的助理）时所作。建康，今江苏南京市。赏心亭，据《景定建
康志》载：“赏心亭在（城西）下水门城上，下临秦淮，尽观览之胜。”作者来到建康
前后，一直备受压制，词中倾注了其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满腔悲愤。上阕写景，
高远寥廓，景中寓情，沉郁悲壮。下阕由写景抒情转到言志，婉转深沉，令人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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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楚天：建康古属楚地，故称。句意为：楚

天秋高气爽，秋色绵延无边，万里长江随着漫天秋色滔滔东去。起首二句写楚天
秋色，景象壮阔。一写天，一写水，长空浩荡，江水浩淼，为全词营造起一派博大
的抒情背景。

“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遥岑：即远山，指长江以北沦陷区的山。
玉簪螺髻，形容山川秀丽。韩愈诗《送桂州严大夫》曾云：“山如碧玉簪。”皮日休
《缥缈峰》诗亦云：“似将青螺髻，撤在明月中。”句意为：极目眺望，遥远的山峰似
乎在传送着愁恨冤屈，有的高耸如碧玉簪，有的盘簇像螺形髻。此二句写山河之
美反引起无边的愁怀，并点明了愁恨的原因：它已沦陷于异族之手。以美景写
愁，更见其愁。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断鸿：失群的孤雁。江南游子：作者自称。吴钩：春秋时吴国所造的弯刀。杜甫
《后出塞》诗言：“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句意为：落日斜挂在楼头，在离群的
孤雁声里，我这江南游子满怀悲愤，直望着吴钩宝剑久久把玩，虽然拍遍了九曲
栏杆，走来走去，却没有人理会我此刻登楼临眺的心情。此六句意境悲凉，看似
心平气和，却壮怀激烈，悲愤填膺。“看”、“拍”二字，用得十分传神。看刀剑是因
为词人渴望有机会用它报效祖国，建功立业。“阑干拍遍”，则是古人愁闷时的常
有动作。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四谓青州刘概有诗云：“读书误我四十年，几回
醉把栏干拍。”“阑干拍遍”四字，压下了千言万语，这一细节表达了英雄无用武之
地的焦急心情。可是“无人会，登临意”，众人皆醉我独醒，清醒的孤独，孤掌难鸣
的悲哀，令人心碎。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季鹰：张翰字，其任于洛阳，“见秋风起，
因思吴中菰菜纯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
遂命驾便归。”（见《世说新语·识鉴》）尽：尽管。归未：用提问语表示未归。句意
为：别提家乡的鲈鱼脍是多么肉细味美，尽管秋风又吹，但我不会像张季鹰那样
因贪爱佳肴便弃官而归的。虽然“无人会登临意”，但是词人并不甘心像东晋张
翰那样见秋风而思念故乡鲈鱼的美味，以至弃官退隐，表明了自己以身许国的慷
慨心愿。

“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刘郎：指刘备。句意为：若像许汜只顾置
地买房谋私利，恐怕见到了像刘备那样有雄才大略的人，会感到羞耻惭愧。据
《三国志·魏志·陈登传》载，许汜对刘备讲，他去见陈元龙，陈对他很不礼貌，陈
睡在大床上，让他睡下床。刘备说，目前天下大乱，希望你能忧国忘家，可是你想
的却是买地置产，“求田问舍”，元龙自然不愿跟你交谈。要是我，我会睡到百尺
楼上，让你睡到地下，岂止是上下床的区别。词人在这里用这个典故，表明自己
不愿意像许汜那样“求田问舍”，忘却国事而忧念家室，让刘备那样的英雄嘲笑，
使自己感到羞愧。

“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流年：年光如流。忧愁风雨：为国势如风
雨飘摇而担忧。句意为：可叹岁月如水，国势如风雨飘摇，这一切是多么令人忧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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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啊。当年桓温北伐时尚且会感慨小柳树已长成十围，树犹如此，人又如何不老
迈、衰微？据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载：“桓公（桓温）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
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折条，泫然流泪。”“树犹
如此”是桓温北伐路上对时光飞逝的慨叹，词人借此表达了自己功业未建，年华
虚度，时不待我的感慨。抒情曲折而述志坚定。

“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禘英雄泪。”唤取：唤得。红巾翠袖：少女的装束，借
指歌女。宋时宴会席上多用歌女唱歌劝酒，故云。红巾：一作“盈盈”。禘：同禘，
揩掉。英雄泪：英雄失意的眼泪。句意为：凭靠谁，唤来红巾翠袖的歌女，拭去英
雄失志伤时的热泪！壮志未酬，世不我知，英雄末路，词人再也无法抑制住自己
的“禘英雄泪”，这是辛酸而无可奈何的悲叹，读之令人泣血。
词人本是意气风发的抗金义士，二十三岁南渡以后，一直没有受到朝廷的重

视，更苦恼的是没有人了解他的远大志向。“无人会、登临意”、“可惜流年，忧愁
风雨”，这是词的主旨，也是最沉痛的呼号。全词围绕这几句而铺陈叙写，沉郁悲
壮，情景交融，用典贴切，感人肺腑。有人把这首词比作王粲的《登楼赋》。就思
想内容来衡量，其忧怀国事的哀愁似乎要更深广一些。

夏于全

贺新郎

别茂嘉十二弟。鹈鴂杜鹃实两种，见《离骚补注》。

绿树听鹈鴂，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
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
燕燕，送归妾。　　将军百战声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
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
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这是一首很负盛名的送别词，时辛弃疾闲居瓢泉。辛茂嘉是词人之族弟，他
南归宋室本为北伐抗金，结果反被贬到更为偏远的广西。因此本词非一般的赠
别之作，而是借题发挥，抒发国家兴亡之深沉感慨。上片借汉朝的和亲讽刺了宋
朝一贯对敌妥协的政策；下片以匈奴、强秦喻金，借李陵、荆轲的事迹寄寓自己壮
志不酬的苦闷。写法别具一格，切题的末一句，尤其值得揣摩。

“绿树听鹈鴂，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鹈鴂：鸟名，鸣于暮春。鹧鸪：
鸟名，鸣声凄切。杜鹃，又名子规，相传为古蜀帝杜宇所化，鸣声哀切。句意为：
听着绿树荫里伯劳鸟凄厉的叫声，心里真是难以忍受，鹧鸪鸟“行不得也哥哥”的
啼叫刚刚才停住，杜鹃鸟又发出了“不如归去”的悲号。鹈鴂、鹧鸪、杜鹃三鸟鸣
声皆凄切哀怨，此三句以三鸟的悲啼起兴，哀叹大好春光的消失，渲染出一派凄
凉的气氛，为全词定下了感伤的基调。

“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芳菲：即香花。句意为：一直啼鸣到春天

３



宋
词
鉴
赏
大
典

归去，芬芳的百花都已枯萎，无处寻觅。屈原《离骚》云：“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
百草为之不芳。”百花凋零，繁春逝去，此情此景怎能不让人悲切哀痛。“苦恨”二
字，正是词人内心愁苦的反映。

“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
算起来这桩桩件件的憾事怎么也抵不上人间生离死别的痛楚，你看汉王昭君骑
在马上弹着琵琶，奔向黑沉沉的塞外荒原，那情景是多么凄凉；陈皇后阿娇退居
长门别馆，坐着翠碧的宫辇辞别皇宫金阙时，那情景又是多么辛酸；春秋时卫国
庄姜望着燕燕双飞，远送被休弃去国的归妾时，那情景又是多么的痛苦无奈。此
几句以“算未抵”一笔转过，对比人间离恨，叙写了汉王昭君出塞、陈皇后被贬、春
秋戴妫归国这三位女子红颜薄命的恨事。“马上”句，指王昭君出塞和亲故事。
石崇《王明君辞序》云：“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
明君（即昭君），亦必尔也。”“长门”句，写汉武帝时陈皇后（小字阿娇）失宠，退居
长门宫。翠辇：用翠羽装饰的宫车。金阙：皇帝的宫殿。“看燕燕”两句，语出《诗
经·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涕泣如雨。”
毛传说：“燕燕，卫庄姜送归妾也。”词人以这三位薄命红颜凄恻的送别场景暗衬
了其送别族弟时的情景同样令人伤感愁惨，蕴含深刻。

“将军百战声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句意为：汉代名将李陵身
经百战，却因兵败归降匈奴而身败名裂；当年他在河梁上送别苏武时，回头遥望
万里之外的故国，想到从此将与好友永远隔绝，那情景是多么让人痛不欲生。汉
武帝时，李陵率领少数部队与匈奴连战十余日，“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
如积”，因而失败投降（见司马迁《报任安书》）。“声名裂”，是说他投降匈奴，毁掉
了声名。“向河梁”两句，写李陵送别苏武。李陵《与苏武诗》曾云：“携手上河梁，
游子暮何之？”这里化用李陵旧事，意谓着族弟是含冤被贬，此别形同生离死别，
相见无期了。含蓄深沉，令人叹惋。

“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当年荆轲毅然前往秦
国行刺秦王，临行前，在那秋风萧瑟的易水畔，送别的宾客素衣素冠像一片白雪。
正所谓勇士壮别去国，慷慨的悲歌无尽无歇。《史记·刺客列传》载荆轲出使秦
国：“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
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
去，终亦不顾。”萧萧：风声。壮士：指荆轲。未彻：没有结束。此处又用燕太子丹
及宾客为荆轲易水送别，赴秦刺杀秦王的典故，暗寓了词人壮志未酬，抱负莫展
的愁怀。

“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雪，谁共我，醉明月！”句意为：啼鸟若知
人间有如此多的悲恨离愁，料想它不会再悲啼清泪，而总是不停地悲啼着鲜血。
如今嘉茂弟远别而去，还有谁与我饮酒共醉赏明月？还知：如果知道。如许恨：
指上述那许多“人间离别”的恨事。白居易《琵琶行》诗云：“杜鹃啼血猿哀鸣。”此
处“长啼血”显然是化用其意。“啼鸟”二字，把思绪从“人间离别”的陈年往事中
收回到现实中来，照应了起首的暮春鸟啼。经过这一番浓墨重彩的渲染，至此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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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明了作词的本意，兄弟分离之愁惨，其情谊之真挚深厚，溢于言外。
辛弃疾对茂嘉族弟的被贬，感触很深。通过怀古来写别词，便意味着不是倾

诉兄弟的私情。全词以残春的啼鸟作为依托，列叙古代美人英雄辞家去国而铸
成的千古莫赎的恨事，以抒发心中的慨叹。词中上片写了三位薄命红颜的恨事，
下片又接着写了李陵、荆轲两位失败英雄的悲剧。周济在《宋四家词选》中说：
“上半阕北部旧恨，下半阕南渡新恨。”不无道理，但太机械。其实，前段后段并无
界限，浑然一体。词中引用大量历史人物的故事，无非暗讽南宋朝廷对金妥协的
政策，寄寓自己壮志难酬的凄怆。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本词“沉郁苍凉，跳跃
动荡，古今无此笔力。”虽多溢美，但亦中肯。

夏于全

贺新郎

赋琵琶

凤尾龙香拨，自开元霓裳罢别，几番风雨。最苦浔阳江头客，画舸
亭亭待发。记出塞、黄云堆雪。马上离愁三万里，望昭阳、宫殿孤鸿没。
弦解语，恨难说。　　辽阳驿使音尘绝，琐窗寒、轻拢慢捻，泪珠盈睫。
推手含情还却手，一抹《梁州》哀彻。千古事、云飞烟灭。贺老定场无消
息，想沉香亭北繁华歇，弹到此，为呜咽。

这是首著名的咏物抒怀词，借说琵琶故事，抒发国家兴亡和个人失意的感
叹。上片用三个有关琵琶的典故，抒写了盛唐以来世道渐衰的感慨。下片借思
妇弹琵琶表达对辽阳征人的思念，抒发了对北国故土的怀念。结尾再用盛唐两
个典故，回应篇首，慨叹盛唐难再，传达出深沉的历史沧桑感。全篇慷慨沉郁，感
人至深。

“凤尾龙香拨，自开元霓裳罢别，几番风雨。”这把琵琶是多么名贵精绝，檀木
槽板上刻着凤尾，龙香柏木制成的弹拨。盛唐开元间的霓裳羽衣曲是多么红红
火火，但那美妙的乐曲一旦消歇后，就不曾再有过像那样的几番清风明月？“凤
尾”句，暗用典故，赞颂琵琶精美。据《明皇杂录》载，杨贵妃所用琵琶，以龙香柏
为拨，以逻?檀为槽，有金缕红纹，蹙成双尾。开元：唐玄宗年号（７１３—７４１），为
唐朝盛世。霓裳：即《霓裳羽衣曲》，唐宫著名琵琶乐曲，起于开元，盛于天宝年
间。此处暗用白居易《长恨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之诗蕴，开
篇从杨玉环所用之琵琶写起，感慨贵妃的琵琶弹走了盛世繁华，从此国运衰微。

“最苦浔阳江头客，画舸亭亭待发。”最让人愁苦的是白居易浔阳江头夜送
客，为听琵琶妙曲，等待出发的画船在江边长久地停泊。浔阳：江名，指长江九江
段。此处用白居易《琵琶行》之事：“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忽
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白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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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听琵琶而倍感被迁谪的悲凉，词人当时在江西安抚使任上被无故罢官，其遭遇
何其相似，其感触又何其相类。真可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记出塞、黄云堆雪。马上离愁三万里，望昭阳、宫殿孤鸿没。弦解语，恨难
说。”记得当年王昭君远出塞外时，天上黄云覆蔽，马前冰雪堆积，她在马上悠悠
地弹着琵琶，诉说着去国别家的痛苦。遥遥三万里，她曾无数次地回头遥望那昭
阳宫殿，却只看见孤雁在天边出没。琵琶弦虽然善解人意，这千般愁恨却难以尽
叙。“记出塞”三句，用汉昭君出塞和亲事。黄云堆雪：言黄沙蔽天，白雪遍地。
昭阳：汉都长安未央宫中一宫殿名，此泛指汉宫，以见昭君塞外思汉之苦。王昭
君手抱琵琶出塞是朝廷的耻辱（当然历史又另作别语），她又是普通宫女，走就走
了，汉家宫殿与她何干？此处王昭君的回望汉宫实际上寄寓着徽钦二帝蒙尘不
返的悲慨。“弦解语，恨难说”意谓家事、国事、天下事，这千种悲愤，不知从何说
起。这六字写得极其沉痛。

“辽阳驿使音尘绝，琐窗寒、轻拢慢捻，泪珠盈睫。”句意为：北方传递音讯的
辽阳驿使已经不见了踪影。雕花窗下寒气袭人，闺中人轻拢慢捻地弹奏起琵琶，
泪珠儿盈满了双睫。辽阳：今辽宁辽阳市，此代指金人占领的北国领土。琐窗：
指雕花或花格的窗户。轻拢慢捻：指以手指扣弦、揉弦，为奏琵琶的两种指法。
白居易《琵琶行》云：“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辽阳驿使”，疑用
事，但出处不详。此暗喻辽阳的陷落，引发了思妇对辽阳征人的思念，抒发了对
北国的怀念之情。

“推手含情还却手，一抹《梁州》哀彻。千古事、云飞烟灭。”句意为：她含情脉
脉地在丝弦上不停地推手却手，好不容易弹完了一曲哀痛欲绝的《梁州》曲。千
古兴亡多少事，都在这弦声中如浮云般灰飞烟灭了。推手、却手：均为琵琶指法。
手指前弹曰“推手”，后拔曰“却手”。欧阳修《明妃曲》诗云：“推手为琵却为琶，胡
人共听亦咨嗟。”抹：也是琵琶指法，言顺手下抹。《梁州》：唐教坊曲调名，亦名
《凉州》。

“贺老定场无消息，想沉香亭北繁华歇，弹到此，为呜咽。”像贺怀智那样擅长
定场压众的琵琶名手早已销声匿迹了，沉香亭北歌舞繁华的情景也已然停歇。
曲子弹到这里，直让人肝胆俱裂，为之哭泣呜咽。贺老：指贺怀智，乃开元天宝年
间的琵琶名手。定场：即压场，犹言“压轴戏”。元稹《连昌宫词》云：“夜半月高弦
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沉香亭：在开元禁中，为唐明皇和杨贵妃歌舞赏花之处。
这里以回忆盛唐琵琶高手贺老和沉香亭中玄宗和贵妃玩赏的故事作结，呼应篇
首，写出了盛唐难再之深沉感慨，令人动容。
通观全篇，开头从杨玉环所用之琵琶写起，结尾以杨玉环游乐之亭子终，前

后呼应，回环往复。姜夔《疏影》词云：“昭君不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郑文
焯评此二句说：“伤二帝蒙尘，诸后妃相从北辕，沦落胡地，故以昭君托喻。”此评
亦适于本词。词中“记出塞”几句即含有徽钦二帝蒙尘不返的悲慨。全篇将国难
家仇与身世之感结合起来，内容更为丰富，寄慨遥深。陈霆《渚山堂词话》评论此
词说：“此篇用事最多，然圆转流丽，不为事所使，的是妙手。”良然。

夏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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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鱼儿

暮春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
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
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
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
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此词题下自注曰：“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
赋。”意即宋孝宗淳熙六年（１１７９），时年四十岁的辛弃疾由湖北调任湖南，同僚及
友人王正之在官署里的小山亭治酒替他饯行，因而写下这首词。词人本来是要
积极建功立业的，被调到湖北去管钱粮，已经不合他的心意；再调到湖南任转运
副使，继续掌管钱粮，当然令他更加失望。他心里明白朝廷的这种调动，其目的
就是不让“恢复派”抬头。一想到国家前途的黯淡，自不免要发出“烟柳断肠”的
哀吟来。《花庵词选》中此词题作“暮春”，故从之。词中借一女子惜春、留春、怨
春的情怀，抒发了自己心中的抑郁与悲愤。上片写暮春景色，借以抒发自己对国
事的忧愤和年华虚度的悲哀之情。下片抒发心中被压抑的苦闷，以及对执政者
的幽愤。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消：
经得起。长怕花开早：老是忧虑着花开得太早，就会早落。落红：落花。句意为：
不知还能经受住几次风雨的侵袭，急匆匆春天又将归去。因怜惜那短暂而明媚
的春光，总怕花儿开得过早，更何况此时已是遍地落花。起句描绘出一幅衰败的
暮春景象，让人觉得这仿佛就是春光已去、风雨飘摇的南宋政局。“惜春”二字，
真切细腻，词人年岁已晚，能报效国家的日子不多了，怎能不留恋珍惜？“何况”
二字，语意更进一层，残暮景象之凄凉，春光流逝之迅疾，词人感伤之深沉，皆融
注其中，含蓄深厚，启人深思。

“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春光啊，请为我暂且停住！听说萋萋
芳草已铺到天涯，阻隔了春光的归路。“春且住”三字，突兀一声棒喝，喝令春光
留步，可见词人对春光流逝的痛心。旋又以“见说道”两句苦心劝阻，劝留之中，
更见其惜春之深情。“无归路”，是说春天已尽，不再回来，更显惆怅。

“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句意为：怨恨春光总是默
默不语，算来只有那绘彩的屋檐上的蜘蛛网情意最为殷勤，终日沾惹着飘飞的柳
絮向人传达缠绵缱绻之情。春光飞快而无情地逝去，上句“春且住”的呼唤已令
人怵目惊心。这里“算只有”更是让人心力交瘁。惜也好，怨也好，一定要留住春
光。可又有谁能把春留住呢？看来只有画檐上的蜘蛛网。而蜘蛛结网捕春，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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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殷勤，但力单势薄，孤掌难鸣，于事何补！这一切是多么令人失望和悲愤。此
几句运用比兴手法，写得形象而深沉。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
诉？”当年陈阿娇别居长门宫时，期待汉武帝的临幸，那预定的佳期却一误再误，
因为她容貌美丽遭人嫉妒。纵然以千金重资买来司马相如的《长门赋》，这一份
脉脉深情又能向谁倾诉？古诗词常借佳人闺怨抒发作者怀才不遇的苦闷，此处
亦然。《昭明文选·长门赋序》载：“孝武皇帝陈皇后，时不得幸，颇妒，别在长门
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
酒，因求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皇后复得幸。”蛾眉：指美人。词人
此处反其意而用之，言“蛾眉曾有人妒”，有长赋又有何用？小人当道，贤者无进
身之阶。字里行间，流露出词人对于自己被排挤遭打击的满腔悲愤之情。

“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劝君得意休狂舞，当年那杨玉环、赵飞
燕如此得宠最终还是都化作了尘土。玉环：杨贵妃的小名，唐玄宗最宠幸的妃
子。安史之乱中被赐死于马嵬坡。赵飞燕：汉成帝宠爱的皇后，后来被废为庶
人，自杀。她俩都以善妒著名。舞：这里表示得意。此处连用两个“君”字，语气
显得格外深沉。词人借用杨玉环、赵飞燕两位曾得宠一时的女人的不得善终，警
告朝中小人不要得意忘形，否则，玩火者必自焚。

“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危栏：即高楼上的栏杆。
烟柳断肠处：指暮烟笼罩着杨柳，使人愁苦的地方。句意为：无聊的愁情最苦，千
万不要再倚着高高的栏杆纵目远眺，那夕阳的余辉，正斜照着那暮烟迷蒙的柳荫
处，这情景多么令人伤心断肠。这里称“愁”为“闲”，其实词人心中并无半点闲
逸。红日西坠，好景不长，烟柳茫茫，一片惨淡的景象。词人触景而伤情，表达了
壮志难酬、忧虑国家命运的悲愤情怀。
此词通篇写春而意不在春，通篇含愤而字不见愤；明写春愁而又不是闺怨伤

春，不写国愁而处处都是忧国之恨。据罗大经《鹤林玉露》载，词中的隐喻之情让
宋孝宗看出来了，因而“见此词不悦”。不管怎样，全篇饱含着词人对祖国命运的
深深忧虑，而词人遣词运气，化用典故，渲染气氛，塑造形象的高超技巧，又使之
成为不朽之作。“肝肠似火，色貌如花”（夏承焘语），“笔势飞舞，千古所无”（陈廷
焯语），可说是对本词的精当概括。

夏于全

丑奴儿

书博山道中壁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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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词乃辛弃疾闲居带湖时所作。《丑奴儿》，词牌名，通称《采桑子》。博山，
据《大清一统志·江西广信府》载：“博山在广丰县西南三十余里，南临溪流，远望
如庐山之香炉峰。”辛弃疾闲居信州（今江西上饶市）时，经常往来于博山道中。
词人被免官闲居，回顾半生，用四十四个字抓住了人生体验最深的情感———

愁，抒发了他欲说还休的满腔愤懑。上下两片同是写愁，却对比强烈。上片的愁
是古代文人经常抒发的无病呻吟的个人闲愁。下片的愁是仁人志士忧国伤时的
愁。全词通过少年时不知愁苦，衬托出“而今”深深领略出愁苦的滋味，却又说不
出道不明，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感情和眼前难以言说的苦痛。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层楼：即高楼。句意为：青春年少时，不知道
忧愁的滋味是什么，常喜欢登上那高楼吟赏风月。这里所谓的少年，其实是指青
年。少年是古人对于青年的美称。词人本欲言愁，落笔却偏偏不言愁，起句非
凡，非但不嗟愁叹苦，相反地还说“不识愁”。对于思想单纯的少年来说，没有经
历过人世的艰辛，不识愁也是人之常情，故而“不识愁滋味”，显得十分真切。登
高远眺，历来是仁人志士们抒豪情，写壮景，赋新词，遣胸怀之举，少年辛弃疾之
所以“爱上层楼”，也是这一风雅情致所致。

“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强说愁：没有愁而说愁，即无病呻吟。强：勉
强。句意为：我少时喜欢登临高楼，是因为吟诗作赋，填写新词，强作忧愁。这里
再言“爱上层楼”，两句迭起，语气上起强调作用，节奏上收到了回环复沓的音律
效果，“为赋新词”点明了说愁的原因，“强”字在这里至关重要，勉强说愁是因为
少年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忧愁，故而生硬写愁而不见愁。
上片生动地写出了少年时代纯真幼稚的感情，为下片抒写浓愁作了铺垫。

下片词情急变，写出了历尽沧桑，饱尝愁苦滋味之后，思想感情上所发生的变化。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如今我历经沧桑，尝尽了愁苦的滋味，想说愁

却又说不出口。此句与上片首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少年到不惑之年，由“不
识愁”到“识尽愁”，这中间蕴含了多少苦不堪言的酸楚，个中滋味，千头万绪，如
何说起，如何说得出。词人一生积极抗金，献谋献策，力主恢复中原，不仅未被朝
廷重视，反而遭到了投降派的打击。国仇家恨，郁结于心，有愁说不得，有愁不知
从何处说起。“欲说还休”，是大痛语，不敢谈国事，不敢议朝政，不敢论统一。最
悲者莫过于有话不敢出口。词人满腔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想说愁苦，却又张不开口，能说些什么呢？
现在天气凉爽，多么美好的一个秋天！词人有愁不知从何说起，欲说难说，干脆
不说，于是反复地怅叹“欲说还休”，用叠句形式渲染了有苦无处诉的苦痛氛围。
生遭不幸，朝廷昏庸，投降派当政，不宜说，说了也无济于事。反复强调“欲说还
休”，说明“说”的愿望非常强烈，心里实在不能“休”。最后话到嘴边，非说不可，
那就索性敷衍出一句与前词无甚相关的“天凉好个秋”来。全词以谈论天气结
束，看似平易淡如，顾左右而言他，飘忽空落，不着边际，实际上是大家淡语写浓
愁的举重若轻之笔。在此之前，都是谈愁说恨，最后这一句突然转换话题，似与
愁风马牛不相及，实则仍是在写愁，不过这个愁非常愁可比，不敢道，不能道，道
不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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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词紧紧围绕一个“愁”字着墨，前后对比鲜明，概括了词人一生体验。构
思精巧，别具一格，与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词中的“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
欲说还休”可谓异曲同工，话已完，意未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末尾词人使用
连笔，一反写忧必点愁的惯常手法，相反地道出“好个秋”来，词人愁到极处不言
愁，偏偏呼出一句与愁仿佛是毫不相关的观天景语聊以自慰，这就更见其内心沉
郁之深了。正所谓“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全篇如行云流
水，一气呵成，中间几乎不能句断，言有尽而意无穷，不愧为大家手笔。

夏于全

破阵子

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
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
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此词作于辛弃疾与陈亮《贺新郎》词唱和之后，但具体时间不详。陈同甫，即
陈亮，婺州永康（今浙江县名）人。刘熙载《艺概》说：“陈同甫与稼轩为友，其人才
相若，词亦相似。”二人交往甚厚，皆立足抗金。此篇是词人赠送好友陈亮之作。
词中以“吹角连营”、“沙场秋点兵”的梦境，描写了抗金部队的雄壮军容和豪迈意
气，表现出对恢复中原、建功立业的强烈向往；另一方面，又以醉后挑灯看剑的无
奈和白发平添、壮志未酬的现实，表达了词人深沉的悲愤和难言的隐痛。
上阕描写沙场点兵时的壮观场面。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醉眼朦胧，把灯花挑了又挑，把手中的宝剑

看了又看；梦境之中，我又回到了那号角喧天的连绵营帐里。“醉里挑灯看剑”，
写其醉态，含意深刻，不但点明了时间，还刻画了一个急欲杀敌但境遇艰难、怀才
不遇的战士形象。万籁俱静，举杯独饮，这不是一般的气氛；一边喝酒，一边看
剑，这不是一般的动作；把灯挑了又挑，剑看了又看，这更不是一般的心情。英雄
无用武之地的悲愤之情在这里表现得多么浓烈。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梦回”二字便点明了这一点。这里，“看剑”是写视觉，“吹角”是写听觉，可谓声
色俱壮，蕴含丰富。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八百里：牛名。《世说新
语·汰侈篇》载：晋王恺有牛名“八百里禡”。与王济比射，以此牛为赌。恺输，乃
杀牛作炙。苏轼《约公择饮，是日大风》诗曾云：“要当啖公八百里，豪气一洗儒生
酸。”麾下：指部下将士。炙：烤肉。五十弦：指瑟，古瑟用五十弦，此泛指军中乐
器。翻：演奏。句意为：旌旗招展兵士们在分食着烤熟的食物，军营里鼓角齐鸣，
合奏出雄壮悲凉的塞外之歌，秋风浩荡，将军检阅着部队，作好了豪气干云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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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总动员。从这里开始，词人以浪漫的想象，飞动的笔触，具体描写了梦境，细腻
地刻画了一个驰骋沙场、志遂功成的全过程。此三句首先写战前准备和战地生
活。词人化用典故，说将军犒劳士卒，竟不惜将“八百里”那样有名的牛杀掉，突
出了将士们的同心同德，士气旺盛。“五十弦”指代军中所有乐器，烘托出军乐沸
腾的喧闹场面，而且与“八百里”对偶，使词显得匀称整齐而富有气势。弹奏“塞
外声”，可见军歌是多么雄壮悲凉。而秋高气爽，草枯马肥，沙场上尘土飞扬，将
军在这壮阔的背景下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景象雄奇阔大，正呼应题中之“壮
语”，战前准备和气势恢宏的气氛被渲染得极为浓烈。
下阕写战斗的惊险激烈。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作：如。的卢：良马名。相传三国时刘备在

荆州遭遇危难，所骑的卢“一跃三丈”，跃过檀溪，脱离险境（见《三国志·蜀先主
传》注引《世语》）。霹雳：雷声，比喻射箭时弓弦的响声。《北史·长孙晟传》载：
“突厥之内，大畏长孙总管，闻其声，谓为霹雳。”句意为：战马像刘备的“的卢”一
样在战场上风驰电掣般前进，将士们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万箭齐发，如同
霹雳般轰鸣。此二句写战士们奋勇杀敌的壮观场景。金戈铁马，冲锋陷阵，所向
披靡；万箭齐发，如炸雷飞蝗，令敌人闻声胆裂。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天下事：指收复中原，这
是当时的天下大事。句意为：完成君王恢复中原的宏伟大业，实现名垂青史的雄
心壮志，这是一件多么大快人心的事呀，只可惜头发都白了，还不能实现平生的
壮志。前两句写激战获胜，收复了中原，实现了平生抱负，笔调轻快，词人意气风
发，欣喜之情勃发的神态跃然纸上。这既是梦境的结局，也是情节发展的高潮，
格调高昂，振奋人心。然而，结句却笔锋陡转，以“可怜白发生”的悲沉感叹，使奔
腾豪迈的激情一落千丈，恢复祖国河山的壮怀愿望全都化成了泡影。于是，梦想
与现实，豪迈与悲愤激烈碰撞，形成了强烈鲜明的对照。结句可谓力压千钧，梦
境的辉煌雄壮，梦醒后现实的灰暗悲凉，突然的收煞，让人毫无准备，戛然而止，
引人思考。
全词紧扣“壮”字着墨，基调雄壮高昂，结句却悲凉低沉，前后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反差强烈，逼人思索，有力地表现了词人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痛楚，同时
也含蓄地暗示了南宋朝廷的妥协政策正是词人壮志难伸、英雄坐老的根本原因。

谭　克

清平乐

村居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
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１１



宋
词
鉴
赏
大
典

辛弃疾南归后，屡受排挤和打击。理想的破灭，报国无门的悲哀，使他在隐
居中更加关注农村生活，写下了大量的闲适词和田园词。这首《清平乐·村居》
就是辛弃疾描写农村田园生活的词中最为人称道的一首。这首词大约作于他闲
居江西上饶带湖之时，词中采用白描的手法，描绘了一个农村家庭普通而又富有
情趣的生活场景，天伦之乐，其乐融融，具有浓郁的农村生活气息。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茅草搭成的房屋又低又小，溪边长满了青青的野
草。这两句写景，描绘了这户农家生活的环境。“低小”，简朴而不萧索；“青青”，
明快而不浓艳；这正是农家平凡、闲适的生活氛围。此两句写景虽一笔捎带而
过，却是全篇统一、和谐的完整情调的组成部分。

“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不知是谁家的老公公、老婆子喝醉了，讲
着柔媚的吴侬软语，谈笑取乐。吴音：泛指南方话。词人居住的上饶地区，旧属
吴国，故称。媚好：形容语音软绵好听。媪：古代对老年妇女的尊称。这里“醉
里”既可以理解为两位农家老人边饮酒边聊天，又可理解为农家老人因为亲热交
谈而浑然不觉有他人他事存在的美好气氛。一幅和谐、融洽、温暖、惬意的老年
夫妻生活画面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眼前。“谁家”二字，既暗示了这一生活场景在
那一带的农家生活中具有普遍性，又流露出了词人羡慕而不可得的外人心态。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大儿子正在溪东的豆田里锄草，二儿子正
坐在门前编织鸡笼。锄豆：指锄掉豆田里的草。大儿，中儿，或锄豆，或织笼，各
司其职，安居乐业，虽辛劳而不觉其苦，生活的恬静、淳朴、安宁，于此可见一斑。
“溪东”二字，又呼应次句之“溪上”，衔接紧密天衣无缝。

“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最招人喜爱而又淘气的是小儿子，此时他
正躺在溪边剥吃莲蓬。无赖：江淮一带对多诈狡狯之人的称呼，这里指小孩淘
气、顽皮。“最喜”和“无赖”是矛盾的反语，传神地写出了大人对小孩亲昵喜爱的
特别心理。而“卧剥莲蓬”正是“无赖”的形象化。“溪头”又紧扣前文“溪东”和
“溪上”。有大儿、有中儿、有小儿，有栽种、有畜养、有玩乐，一幅小户人家怡然自
足的生活情景已跃然纸上。
这首词笔意清新自然，以口语入词，平铺直叙，展现了一幅江南农村田夫野

老五口之家淳朴温馨的生活图画。词人以质朴清新的语言，白描素染的手法，娓
娓道来，环境描写与人物刻画自然和谐，形象极其鲜明生动，把一家老少五人的
生活和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各具情态。这幅充满人伦之乐的淳朴的田家风情
图画不知深深感染了多少人。词中对大儿、中儿、小儿的排比描述，显然模仿了
汉乐府《相逢行》中“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瑟上高堂”，读来朗
朗上口，颇有民歌情调，可谓意在言中而韵流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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